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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藝事─看見粉樂町 系列講座五：城市走讀》
主持人：熊鵬翥。

與談人：劉維公、李清志。
劉維公：粉樂町在城市進化過程中，或是臺北市的發展過程裡，他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絕對不只是單純無牆美術館，或所謂的藝術愛好我2015年跟教育部合作─「學華語」。現在因為中國市場的興起，所以越來越多人想要學華語，我就跟他們說我們要讓外國人喜歡來臺北或是來臺灣學華語；但我們可以跟中國競爭的是什麼？就是臺灣的生活方式。
當時提出一個概念就是把整座城市變成是一個語言教室。我們把這規劃稱為「第三空間」，也就是把一些咖啡館、餐廳變成語言教學的地方，然後希望語言學習者可以到臺北市各名人開設的畫廊或是文化展演空間去上文化相關課程，如導覽之類。我希望讓他能融入到臺灣的社會、融入到臺北市這座城市之中。這是我親身的體驗，我認識一些外國朋友他都會跟你講他在1970、1980年來臺北，當時臺北還是烏煙瘴氣，很多生活品質都不是太好，可是他當時在臺灣學華語後，他喜歡上臺灣，並且來臺灣投資……等等，所以請各位不要小看語言的學習，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10年多來我們積極在推巷弄文化或說是街區主義，背後都有一個很重要企圖，這企圖不是只是讓臺北的生活環境更好，而是我們希望讓這座城市可以讓人驕傲，我們不像上海、不像一些新興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模式，完全要靠大計畫、大建設，反而應該像日本的微型城市，強調微型生活的改造，才是更有魅力的地方。
今天最想要跟各位談的，不論是巷弄文化也好，或說是街區主義也好，事實上都是需要改變的，而現在也是到了應該要改變的時候。為什麼要改變？現在的發展是越來越快速，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整個世界的變化都很快，因此面對時代的判斷，你需要創新的思維。街區主義，這是我在2010年提出來的，我那時候認為文化政策不一定只是在談新建館所，或是一些補助，我認為文化的政策該重視的是街區，所以當時我也開始跟富邦藝術基金會合作。各位可以想像一下2008年那時候大陸觀光客還沒那麼多，我們拿著小蜜蜂走在臺北街頭進行文化導覽，本來報名15個人，最後都增加到3、40個人，甚至還有從臺中、臺南來的，其中甚至潛藏許多導遊在裡面試圖學習。那時就感受到了臺北正在改變，大家都很想認識自己的城市、很想參與這個文化運動─也就是街區的文化運動。
我在臺北市文化局長任內時，把一些原本沒有人要修的房子開放出來，讓民間來標，從提案、修繕、經營管理，都是民間出錢，民間自己來負責。在任內總共標出二十幾棟房子，這些房子它的修繕經費(不包括經營的費用)就高達二點多億元。你去日本看城市的風景，最明顯的會看到很多老房子被保留下來，而且被很活潑的運用。我認為臺北的城市不能只談藝術，我們需要剛看到城市的改變、劇烈的變化，除了靠這種無牆美術館的概念外，還有什麼可以做？怎麼去改變這些街景？能夠又美觀又實用？後來我們跟水越設計合作，改善都市設計的問題，我們把城市跟設計結合在一起，也從街區主義發展出所謂色彩策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思維？我們在國外看到他們非常重視公共系統的指標，而且是有色彩策略、有設計感、有美感的設計，他能讓外地人分辨清楚城市東南西北的方向性，每個色彩背後也都有代表地域意義的邏輯性，就像讓每條公車路線都有個色彩，並且知道這些色彩所代表的相對位置。另外，建築也不是只有城市規劃，建築其實還包含了公共設施，在臺灣的建築訓練中應該也要包含這個。
在來思考臺北市的招牌管制問題，我曾在聯合報的專欄寫過，這不是管制不管制的問題，而是一個創造力的問題，所謂創造力是指如果你讓大眾瞭解到招牌、店招還有其他可能性，它就會變成一種社會運動，大家會自主性的想要做好事情，而且也讓大家理解─招牌的改變，並不會影響營業，說不定還帶來更好的力量。
過去有一個案例，我們曾請設計師幫一個西門町的香港飲茶餐廳重新設計招牌，結果後來那個店家覺得這招牌設計的太有風格，反而讓他覺得沒辦法接受店的設計那麼醜，最後這店家花了兩百萬重新裝潢了室內空間。這才是真正設計的力量。
城市不斷在進化，我其實想讓在座各位瞭解無牆美術館的藝術或創意是非常豐富的，它在這二十年間，從1990年代後期到2016年，對臺北的貢獻很巨大，它讓不少的朋友，包含李清志老師、包含我，讓大家都開始結合在一起。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有人用出書的方式、有人用演講的方式、或甚至開店的方式到處一起響應這個理念。我們不需用太狹隘的觀念，應該更鼓勵有一些想法的人、有更多的包容，讓更多實驗的精神可以在臺北被發展出來。
李清志：今天我主要談的是「走讀」，或者我們稱做「城市小旅行」概念。我分兩部分來談，一是談速度，就是我們在小旅行或是在走讀裡面的速度問題。另一個，就是「旅行的意義」。旅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艾倫狄波頓曾講到：「旅行的意義不在於你去了哪裡，而在於旅行對你有什麼意義？」我們現在都希望旅行有其目的性，但我覺得其實真正有意義的旅行，是那個過程，也就是當你在旅行或走讀的過程裡，得到了什麼東西？當然，這答案可能每個人都不太一樣。特別是在19、20歲之間的學生，特別需要去旅行，因為不單單只是認識城市、認識這個世界，對他一生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可能都有很大的影響。
切．格瓦拉在看了世界不同社會面向的人們後，他發現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只是一個醫生，因此最後成為了革命英雄。又像是安藤忠雄，他並不是建築背景畢業的人，可是他現在是建築大師，所以大家都對他很好奇：「安藤忠雄你到底怎麼學建築？」他就說：「我有兩個方法，一個是自學，自己念書；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去旅行。」所以旅行對他來講很重要。他寫過一本書《邊走邊想》，裡面提到人一定要移動，你如果不移動，腦袋就不會想，人就像某種機器，當你走的時候腦袋就會開始轉。法國哲學家波特萊爾也曾講過一句話，他說：「移動讓我的靈魂引以為樂。」，我常常去旅行，我也覺得很開心，可是那個移動的過程裡，我最喜歡的是坐火車。因為火車的速度感不是那麼快，可是它又看得到外面風景的變化，而且在火車裡的舒適度有點像在一個建築中，有很大的安全感。所以在我的旅行過程，或是旅行移動中，我很喜歡火車。
在移動的速度裡面，每個速度其實都很有趣，所以我常常在城市的漫遊中選擇多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就會看到不同的事情。人生當中也是，速度放慢，你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那如果速度加快一點，看到的風景就又不一樣了。現在地表移動最快速的高速鐵路是在西班牙的AVE系統，西班牙是個非常大的國家，它從北到南每個地方的地理環境或每座城市的文化風格，其實都不太一樣，所以你想想看到那個地方要怎麼看到很多東西？高鐵就是一個不錯的交通工具。它可以很快送你到你想去的一個城市。往南部，到賽維利亞(Seville)古城，賽維利亞最有名的是賽維利亞教堂，它被稱為世界三大哥德式教堂之一；而這幾年賽維利亞最新的建築應該是「都市天傘」，這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木架構的建築，在上面可以看見整座都市的景觀，然後底下空間可以當作演唱會或各種集會的使用。而法國高鐵是TGV的系統，由巴黎出發你可以很快到南法去，南法這幾年其實都市發展的蠻有趣的，如里昂，有很多新的建築，像是西班牙建築師Santiago Calatrava，設計的高鐵車站，像隻鳥一樣，是很漂亮的建築。坐高鐵再往南還可以到曾是歐洲文化之都的馬賽，在馬賽一般人都會去看「馬賽公寓」，這是建築大師科比意所設計的經典建築─所謂公寓的老祖宗，而馬賽的港口有一個百年前的古堡、中間新架設了一座天橋，將新建築與古老的建築串聯起來，就像是串起歷史般。
觀察歐洲在都市更新裡，最常做的事情，一是路面電車系統，另一則像我們u-bike的系統，這大概是現在全歐洲所有都市更新中，都會做的兩件事情。路面電車被稱為是移動的地標，因為每座城市路面電車的造型都不同，只要看電車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哪座城市，對旅行者來講，路面電車也是一個很棒的事情，坐地鐵你什麼都看不到，對那座城市的印象是破碎的影像，可是坐路面電車就可以到處看，你對那個城市的景觀、印象都會是完整的。
到不同城市，有不同城市漫遊的方式，像日本人的生活都和鐵道有關，他們稱做「電車」。有些人一輩子從出生到死，都跟鐵道分不開關係。有的線路一條線過去，可能室內鐵道蓋完就在旁邊投資了，開發新市鎮，甚至開學校，所以你可能買那地方的房子，然後就在鐵道公司開的學校念書、上班也坐這個鐵道到城市裡上班，鐵道公司還會在鐵道的另一頭蓋一座遊樂場，所以週末就帶家人到鐵道公司開的遊樂場玩，一輩子就都在鐵道上面擺渡，這是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另外，在日本火車的取名都是跟風景，或當地的動物有關係，是比較有地方特色的，像是白鳥號，這也很特別。

坐火車到函館去，很多早期東正教的教堂，也有幾個很棒的美術館，一個是十和田美術館，這城市基本上是用藝術造鎮，整個大道都是藝術大道，不單只有美術館，整個城市都是公共藝術品；一個是青森縣立美術館，它有很多奈良美智的作品在裡面。在日本的都市漫遊中，還有另一種有趣的觀察，就是研究銅像，像是涉谷車站知名的「忠犬小八」銅像，每年都會在銅像排名的十名內，第一名是「烏龍派出所」的兩津勘吉(漫畫烏龍派出所作品中的主人翁)。在東京近郊有一個城市叫龜友，漫畫烏龍派出所裡的那個派出所就在龜友，這個地方什麼東西都沒有，就只有住家，可是最近就很多人開始去那邊觀光，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龜友豎立了兩津勘吉的銅像，還把書裡其他所有角色都放進城市各個地方，所以大家去到龜友的時候，就會看著地圖開始尋找角色。

在東京還有一種火車我也常去搭，是路面電車，搭這種懷舊電車時，就會覺得心情比較緩慢，因為這些地方通常都是老舊地區，像湘南海岸，有一條已經超過一百年的鐵道，許多文豪幾乎都搭過這個電車，我把它稱作是逃學的鐵道，因為以前的人逃學都是去看海……另一個最近在日本也非常受歡迎鐵道，是因為一隻在鐵道被收養的流浪貓，他們叫他小玉站長，那裡本來是一個支線很小、瀕臨破產的鐵道，因為這隻貓，後來吸引了很多人來；鐵道公司甚至找來一個專門設計厲害火車的人，設計了三台火車：貓咪列車、玩具列車(列車裡有圖書室、扭蛋機…等等)、草莓列車(因為它附近在種草莓)，每天行駛不同列車，讓這個車站天天都吸引人，現在這支線已經變成觀光支線了，非常賺錢，所以貓咪也可以是一種經濟學，牠可以帶來整個經濟上的反轉。
每個地方使用的交通工具都不一樣，美國就是一個公路的國家，所以在美國要自己開車，才能深入瞭解他們的文化還有每個城市的不同面貌。而我還要再講講另一種交通工具─坐船。我們好像很少在都市漫遊的時候坐船，臺北應該要有這個機會的，因為我們有基隆河、有淡水河，可是我們好像都沒有機會坐船去看看這個城市。坐船看城市，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這幾年可能大家比較常提到坐船的地方是日本瀨戶內海，現在有瀨戶內藝術季，它的概念其實跟粉樂町有點類似，就是走出美術館，然後整個瀨戶內海的島嶼都是它的美術館，他們將這稱作是一種跳島的旅行，跟粉樂町可以媲美。
我覺得做導覽的人，像維公老師也是，都是平常很喜歡在不同的城市中漫遊，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不同，或者應該說，因為你的速度不一樣，看到的東西也就不同，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事情。每座城市都有它好玩的地方，只是你有沒有去發現而已。人生也是這樣，好像坐電車然後不斷移動，大概要到那天你躺下去的時候，才不會再移動了，所以當我們每天在這都市裡不同街區中繞來繞去的時候，其實都可以有一些新發現，也鼓勵大家就這樣繼續到處移動。
劉維公：我認為不管是用速度，或是我剛才提的觀察，最重要的都是我們要把自己的敏銳度打開。在國外走久了，你會發現每個城市都有所謂的醜，每個人主觀不一樣。可是確實在審美上面都可能有些不能接受的東西。但我認為不要用美醜的概念來思考，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怎麼去做出我們的故事？怎麼把我們的東西發展出來？很多都是結構問題──對一些事物我們可能沒辦法跳出既有框框，所以沒辦法打開自己的想像和敏銳度。所以我很高興我參與了所謂臺灣街區主義的運動，粉樂町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我們應該要儘量在把觸覺打開，讓更多的可能性發生。
如何讓臺北或臺灣城市的進步，不要老想著這是公部門的任務，其實街區主義最重要就是每個人，可能是一家店，或是你自己住的地方，每個人都可以去營造。國外城市之所以有那麼豐富驚人的體驗，其實都是市民做出來的，在不經意的生活中自然而然產生出來。我對臺北市是抱持非常樂觀的態度，相信我們總有一天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城市的美貌。
李清志：我也很贊同，其實臺灣在談巷弄文化，很多很棒的空間都是民間自發經營，像我們談到好樣，好樣的街區都很漂亮、像民生社區的富錦樹……等等；但臺灣很多法規對於這種店並不太友善。
劉維公：其實分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大家都知道就是都市法規上有幾米內不能開餐廳之類的規定，所以這是第一個限制；第二個就是臺北市現在最大的問題─住商，也就是住家跟商業經營的問題；第三個層面我覺得是經營者本身對社區的認同思考，像是社區安寧…等等。我支持公共安全不能打折扣，可是公共安全也不應該是藉口，讓很多對城市進步可能有幫助的店或人，因此被阻礙。像是日租套房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瞭解有些日租套房其實是非常有特色的，在城市的風景和城市的體驗上，可能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但我們卻可能因公共安全的限制而無法做出日租套房。我認為對於臺北的進步，大家應該開始思考去追求所謂的微型世界，讓五感可以被打開，像是我們倡導的街區主義或巷弄精神，它是比較紮根於土地的東西，紮根於所謂溫度，而這在時間的沉澱下所創造出的格局，也一樣將是值得眾人所敬佩的。
熊鵬翥：李清志老師剛剛談到移動的過程，移動的過程跟時間有關，那是速度。而劉維公老師講的時間是沉澱，是歷史的沉澱。不管是小確幸或者說是大計畫，大家其實都是在不同的速度下去看我們的詮釋，或出發於不同的歷史眼光，一個是我們要創造標的，另一個則是我們如何去深化自有的內容。接下來，我們應該要回去思考一下自己對於我們的城市是不是真有那麼清楚的瞭解和體會？我們是不是真的用我們的身體在走路？我們現在在城市裡的速度也許是捷運，也許是俬家車，也許是公車，當然還有腳踏車。可是是不是可能真正步行，才是重新啟發我們五感經驗的創造？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是接下來在座每個人，都可以共同來為我們的城市以及未來思考的下個目標。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開放現場觀眾進行提問。
觀眾：請教劉維公老師，在您的簡報中有舉了一些城市的地方運動、好的店家案例和公部門布局計畫。請問店家和公部門是怎樣的運作關係？是在做城市運動時會跟這些店家合作？或是公部門會去幫這些店家做品牌行銷？還是公部門先營造一個好的環境，讓店家自己慢慢經營起來？ 
劉維公：它們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是相互平行展開的。這不是一個因果關係，而是一個有機連結。我們的作法是去街區，將裡面的一些領袖里長、店家邀請來開工作會議，跟他們講我們不是來做商圈，我們是來發掘故事、來強調這邊的生活情調。我們當時的策略就是想辦法去開發或發展新的創意街區，包括十三個創意街區，以及後來發展的內湖跟木柵。只要你把空間營造出來，創意很自然就會過去，一路用這種方式讓創意可以使用新的據點，然後群聚，並且將政策資源投入到一些前期的行銷規劃，生態的建置整備…等。
觀眾:剛剛李老師提到比較多案例，是透過展覽(像粉樂町也是)，或是推動選物店、文創商品，來吸引創意人才，不知道臺北市怎麼沒有這樣的決策方向呢？ 
劉維公：第一，臺灣政府在美術館的文化政策上，有個嚴重的偏見，就是認為臺灣沒有這麼多美術館的受眾人口(各位你最近一次去美術館是什麼時候？)，大部分人去美術館的原因都是因為有特展，像皮克斯動畫展，或孩子要做作業。像日本也是因為有觀光人口，才有辦法去做。所以第一，我回答的是因為文化政策不被支持、有它的阻礙在。另一個，我覺得文化的演變需要時間，我其實蠻喜歡臺灣現在公共政策發展的步調，發展得太快很多背後主因，其實都不是真正為了藝術，反而私人的企圖心太強。雖然臺灣很多公共政策走得很慢，讓人焦慮、生氣。但有時我覺得，與其走太快浪費錢，倒不如走很慢。因為包含我在內，我們現在都還在慢慢學習怎麼過「文化生活」。我們這代(包含我)，很多六年、七年級都還不是真正瞭解什麼是「文化生活」。在國外，例如像日本的文化生活，其實都需要經過好多年，甚至一百年都有可能的時間沉澱。
觀眾：在國外一些城市走讀的時候，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地標外，您們如何做到排除語言的隔閡去更貼近當地人文，而不只是旅人過客？
李清志：其實去一個地方旅行，還是要做做功課，所以我大概知道應該去哪旅行，或要看什麼東西。有些地方去過很多次，但每次都還會發現新東西，然後就就可以再去看。偶爾覺得計畫式的旅行會壓力，就換成放空到處漫遊。在漫遊中找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那也是一種樂趣，有時候覺得漫遊真的不要有太大的壓力或太大的目的性，反而就是這樣走走，或者在這都市裡過生活，就會發現很多東西。
劉維公：我覺得應該是「在那邊過生活」，我跟李老師想法差不多，如果你覺得有個地方很好玩，你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然後自己發現一些旅遊書上沒有的東西。
熊鵬翥：我想兩位老師其實都提到了兩個部分，一個是過生活，過生活當然就是慢慢來嘛，不需要趕來趕去，這是需要多一點的時間。但是如何過生活？對我來講，我會去逛菜市場，菜市場其實是非常有趣的，因為你才真正知道一般人生活是怎麼過。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也謝謝兩位老師的介紹，他們開了很多窗、也留了非常多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馬上就能解決，也需要在座各位，以做為一個市民也好，或做為一個國民都好，一起來思考如何能讓環境變得更好，這是我們每一位的共同責任。也希望這講座能提供給各位一些相關的思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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